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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是对个性化的块茎事项广泛认同后,凝练出一统化的树状法则,使得文化在遵循这

种普适规律不断地发明中世代相传。对 “传统的发明”中,富有活力的民间块茎思维生成是一种充满

自由的发明,这是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具备高度整合能力的国家树状思维则是集大成的发明关

键。经过实证与理性分析,源自民间、有待于国家进一步支持的,通过故事情节制造悬念、以丰富的

传统拳种展示技术自由的 “竞艺武术”是继 “竞技武术”之后的 “传统武术”的当代再发明。“竞艺

武术”不仅符合当代体育竞赛属性,还充分地继承了武术传统,平添了传统文化含量,产生了积极的

社会效应,不失为武术文化演化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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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传统武术作为世代相传的文化,曾经是以块

茎状的拳种、流派形式存在,进入当代后被发明

为树状的竞技武术。竞技武术沿着标准化、规范

化的树状模式壮大,使得武术中共性技术得到了

规范提升。同时,竞技武术也潜伏着生存危机,
竞技武术运动员 “千人一面”的竞赛表现,仿佛

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产品,遗失了武术应有的个

性风格。这种 “标准件”的竞赛缺乏必要的观赏

悬念、技术自由和武术传统,当竞技武术竞赛观

众群体少、社会效应小、文化辐射弱、经济效益

差的趋势越演越烈之时,则需要广大学人认真反

思和修正。面对传统武术、竞技武术如何发展,
如何再发明的历史之问,本文拟根据埃里克·霍

布斯鲍姆的 “传统的发明”理念、德勒兹和加塔

利的 “块茎理论”对武术演化进行思考,提出相

应建议,以求帮助竞技武术有序发展。

2 传统 与 思 维 的 交 织:文 化 在 发 明 中

演进

2.1 传统与传统的发明

传统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是文化事项的生

存方式。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创造和发明

着传统。传统是一种发端于过去,对现在和未来

依然产生作用的价值、思维和存在。
  

传统具有历史性、对象性、功能性、地域性

和发明性。传统的历史性是指传统产生于过去,
在经历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点滴积淀后成型。中

国的礼仪源自于遥远的周朝,通过不断的完善,
富有悠久历史积淀的印记。传统的对象性则是传

统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传统因物而生,因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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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礼仪针对人的伦理关系而生,如果缺失了人

际对象则毫无意义。传统的功能性主要表现在传

统具有一定的结构,富有强大的功能。不断演进

的礼仪在中国维系着宗法社会,有效保障着中国

社会的稳定。传统的地域性是普遍存在的,每个

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不同的地理

单元中,本土特有的因素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

用,使得某种传统具有地域特色。礼仪就是在华

夏大地上的文化产物。传统的发明性强调传统是

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不断地发明使传统富有生命

力,能够与时尚对话,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遵

从。礼仪对于国人产生了两千多年的影响,礼仪

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明,使得礼仪

保持着永恒的价值。
  

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看来,“‘被发明的传

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

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

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

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被发明的

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

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

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 ‘传统’,也包括那些在

某一短暂、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以一种难以辨认

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 ‘传统’。”传统的发

明,特别是 “有意识的发明成功与否,取决于它

能否成功地为公众所接受。”发明的基本目标是

“以确保或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构建社会

关系。”[1]2,334 演化是一条人类和文化的运行轨

迹,虽然这条轨迹并非是线性的,但是文化延续

的轨迹清晰可见,即总是对已有的文化进行必要

的继承,且不断地创造和改进,以求满足现实的

需要,甚至会进行超前的发明,以便于文化能够

更流畅地运行。
传统的发明有国家和民间方式之别。传统的

国家发明中,拥有强有力的强制性,比如制度更

替、仪式更新、教育更迭等。而民间的发明则相

对松散,但是民间拥有丰富的智慧,能够充分满

足民众的需要,发明富有广泛的实用性。比如,
习俗、认同、体育等。无论哪种传统的发明,都

需要有一种反映普遍规律,被各类人群采借的

“可识别性”。最终, “国家将正式与非正式的、
官方与非官方的、政治和社会的传统的发明结合

在一起。”[1]334-335 在中国,可识别性的文化之一

就是礼仪,只有被普遍认可的礼仪存在,中华伦

理文化才能被延承,使 “统”得到 “传”,使礼

仪之邦屹立于世。 “传”是相传继续的意思,
“统”是根本和原则,“传统”就是世代相传被广

泛认同的、具有统一法则的文化。

2.2 树状思维与块茎思维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 《千高原》中使用隐喻方

式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树状

思维和块茎思维概念。其中,树状思维是类似于

树木结构的思维方式,犹如一棵树具有树根、树

干、枝叶,树木的各部分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

的、具有递进层次化的结构,各自拥有相对稳定

的功能。人类也有类似的因果逻辑化的思维方

式,这种思维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传统多是依托于国家层面的树状

思维的凝练成统和惯性延续。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人类社会多以树状

思维来考虑问题,却忽视了意义重大的、客观存

在的蔓生植物中的块茎。在德勒兹的块茎理论

中,假借块茎这种生物学所特指土壤表层匍匐状

蔓延生长球茎的植物根系概念,来表达去除树状

结构的中心、结构、整体、统一等属性桎梏,凸

显着事项不规则、非决定性等生成和发展特征,
以此来隐喻人类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创造、
差异和传递。在生物中,块茎是一种无源头、无

主根、无固定生长方向的植物地下茎。与马铃薯

生长一样,在土地中扎下临时的根,很快地横向

蔓延,并且可从任意一点生长出新的根茎并朝着

不确定的方向继续生长。德勒兹强调:“根茎虽

然可以在某一点被破开、粉碎,但是,它很快就

会 在 原 有 断 裂 线 处 或 新 的 接 线 处 重 振 旗

鼓。”[2]8-25 正是这种不规则生发,使得块茎相对

于组织有序、层级分明的树状结构,不仅在其结

构上是无中心、无主次、非向度的,而且由此形

成开放性的属性和多元化的功能表现。当这种借

喻运用于文化后,块茎理论成了较全面、合理解

释文化相对性、阐明社会复杂性、诠释人类发展

非线性传统的重要理论之一。
  

块茎理论中包含着块茎空间、块茎思维和块

茎动力等要素。块茎中各个要素存在着相互依赖

的关系,如绵延的崇山峻岭。块茎思维引发的各

种差异,重点强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由

此表现出来的非线性,以及阐释其生成机制。对

于现实中多元客观存在,决不能视而不见。“真
实的,就是生成自身,就是生成的断块,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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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所穿越的那些被预设为固定的项。”[3] 所以,
德勒兹希望人们,对待人类社会文化事项不要总

是刻板地 “要么……要么”进行二选一。面对大

千世界,人们会产生各异的思考和回答,这是人

所处的空间不同、思维方式各异、探索动力不一

的必然结果[4],也是对传统认知的各异发明,构

成了一种认知传统。
  

在块茎理论中,“生成”是还原中制造、发

明差异的概念,在德勒兹看来:“生成从来都不

是去模仿,不是去 ‘做得像’,也不是遵循一种

模式———不论它事关正义或真理与否。”[5]2 该观

点对身体文化等不可模仿性发明活动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对于活生生的人 “生成所伴随的是生命

的运动,而非一个僵死的世界。在德勒兹看来,
生成即创造,但创造不是一个附加在稳定的和惰

性的生命之上的变量行为。”[6] 因此,在富有强

大活力的块茎思维下生成是一种充满着自由、意

外的发明,这是人类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的根本所

在。块茎思维和意识将人类文化还原,将人回归

到应该被重视的地位,尊重千差万别的人的身体

和思维,以及相应的文化事项。在人的身体活动

链条中,充分认识差异化的身体就要认可这种活

生生的块茎,这种身体必然衍生出块茎化的身体

体验、身体行为和身体创造与发明。

2.3 传统与思维的辩证

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都是在身体

—思维的高度介入下对基本法则的凝练和沿袭。
孔子提出内圣,孟子完善外王,两位先哲的个体

思想,在官方推崇下,经过人们身体力行形成了

影响深远的 “内圣外王”文化传统。建立在差异

化身体基础上的块茎思维为人化提供动力和资

源,得益于国家意志的树状思维易于凝练文化成

统,两者相得益彰。传统是未固化、动态的文

化,“‘传统’确实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

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 ‘过程’,它永远处在制作、
创造、生成之中。”[7] 这恰恰与块茎思维的固有

特征和特长吻合,抑或说恰是块茎思维作用的结

果。“传统之 ‘统’体现着古往今来人类文化的

根脉与连续性,同时又在 ‘传’中历经各种变迁

与考验,并与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在相互镜鉴中表

现 自 身 和 熔 铸 新 生。”[8] 无 论 是 “传”还 是

“统”,都是人类身体—思维作用的结果。在传统

的发明中,国家发明有助于分散的块茎文化沿着

树状思维走向成熟,树状思维为国家提供强大的

一统权威。在德勒兹看来,国家自身似乎并不是

一个实体的存在,实际上是维系某些实体间特定

的相互作用的方式,起着刺激物或催化剂的作

用,以促成那些实体的固结与扩增。民间发明则

表现出浓厚的块茎地域特色,块茎思维给予文化

创造者以权力与责任。在文化沿袭中,块茎思维

促进民间发明与积累,当得到国家认可后,便逐

步修正、聚合为树状,使得一统文化成为参天大

树。当然,传统难免存在不合时宜需要修正和改

变的成分,不断地发明是将块茎状态中的传统再

现,以便于对树状传统进行完善和巩固。霍布斯

鲍姆从胜于雄辩的各类民间纪念活动、体育活动

最终衍生为人类普遍运用的节日、纪念碑、体育

赛事等事实中发现,文化事项是从块茎发明到树

状传统以融会贯通的方式演进着的,发明的传统

终成普世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武术的发展同

样遵循着这条轨迹,竞技武术是对传统武术的发

明,竞艺武术又是对竞技武术的发明,这两种武

术存在形态都是对传统武术的当代发明。

3 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的较量:竞技武

术独占鳌头

  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始终处于激烈的争锋

中,借助国家力量的树状思维每每占据着主导地

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向度。树状思维确是人类

社会和文化的有效思维体系,在中国,以宗法为

核心的社会结构,是维持文化延续的社会基础;
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和精神的

支柱;以农耕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古代

的文明模式。中华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规

定了中华民族的特殊运行轨迹,成为人类文明中

不曾断裂的文明。强大的树状思维虽具优势,也

存在短板,主干所具备的中心性,使之容易盲目

自大、目空一切、蔑视或忽视对社会和文化带来

勃勃生机的 “块茎植物”,比如重农抑商。不容

否认,树状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能量源自块茎

思维。成熟的树状思维虽有忽视块茎思维倾向,
却始终无法拒绝块茎思维,块茎思维全方位地向

树状思维提供资源,甚至是挑战,影响树状思维

的向度。复杂、非线性的自然和社会现实多为块

茎思维所决定,人类不能忽视块茎思维。
  

习武人创造的各类传统武术拳种,以及所形

成的武术流派是块茎思维和树状思维共同作用的

结果。地域化的拳种传播强化着习武人的块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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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门派化的师徒传承延续着习武人的树状思

维。这种中国式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方式对习武人

来说,是特殊的身体—思维体验,习武人必须灵

活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还要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

关系。事实上,某个拳种在由特定地域的习武人

创造出来之后,就不可能完全沿着单一线性的方

向发展,最终还是要依照蔓生的方式寻找适宜的

生存空间[9]。形意拳师薛巅 “在一次有许多武林

人士的集会上,突然表演了一手功夫,不是打

拳,只是在挪步,跟跳舞似的在大厅逛了一圈,
但将所有人都惊住了,因为他的身体展示出了野

兽般的协调敏锐和异常旺盛的精气神,当时就有

人议论薛巅的武功达到了神变的程度。”[10]255 这

种突现块茎思维特征的个性化技法突破了固有套

路模式,对后续的形意拳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的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

交织,此消彼长的向度张力牵引着文化事项运行

呈现波浪式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体委

组织专业人员编排了22个规范套路。1959年,
为了将这些规范套路适用于体育竞赛,《武术竞

赛规则》应运而生,该规则中对武术基本技术进

行了规范化要求,成为武术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

的重要依据,彰显着国家意志。即便如此,20
世纪80年代,从各省市专业队运动员参赛的规

定套路中,观众依然能看到不同地域的块茎技术

演练风格。自选套路更是百花齐放,王常凯赛游

龙的剑法和于承惠似猛虎的剑法、李连杰的舒展

规范与赵长军的刚劲剽悍形成了鲜明对照。每个

省的专业运动队都有自身的技术风格和特色,山

东队整体实力雄厚,技术娴熟、功底扎实、技法

丰富、风格突出。王常凯行云流水的剑术、于海

惟妙惟肖的螳螂拳、徐学义势如破竹的枪法成为

山东队的名片。北京队则以规范、精湛的基本功

见长,李霞自如的腿法、李连杰飘逸的跳跃成为

当时大众认知武术的坐标。这种局面与各省专业

队的主教练多师从各门派武术名家及本人技术高

超有关,如山东队教练周永福是高凤岭、王子

平、常秉义等武术家的学生。同时,教练们也注

重博采众长,甘肃队李德成就经常邀请天津的张

群炎、山东的王常凯、兰州的王得功等老师驻队

辅导,几年后甘肃队的徐庆祥、李淑红就以迂回

走转、剑隐法显、技艺交融的风格引领了一代剑

术风格。容纳多元块茎拳种和流派技术的专业武

术队成为武术文化的主力军,奠定了那个时代竞

技武术的包容块茎风格的树状发展格局,成就着

武术技术规范的演化轨迹。然而,“从1994年、

1996年、2000年和2012年的 《武术套路竞赛规

则》的修订轨 迹 和 原 则 中 不 难 看 出,我 们 以

‘外’的 ‘奥运项目模式’来 ‘化’中国武术的

决心和信心异常坚定。”[11] 特别是21世纪后武

术竞赛规则的变化,恰体现出霍布斯鲍姆所言的

国家发明是传统形成的重要力量。当武术在国家

意志的作用下趋向体育化之际,竞技武术沿着体

育竞赛轨道快速成型,最终形成了竞技武术的树

状发展态势。
  

竞技体育作为龙头,发挥着统领体育文化的

作用,树状的竞技武术将原本块茎状态下各异的

武术技术进行规范性整合,对武术的发展具有重

大贡献。在树状思维的作用下,武术技术中的手

法、腿法、步法和跳跃等共性的基本技术结构得

到了必要的规范,使之更加符合人体运动的规

律,同时进一步凝练、彰显人体美学特质。传统

武术中以缩身短打的技术动作为主,竞技武术则

要求动作舒展大方,虽然这种发明降低了技击实

效,却彰显了竞技、审美的价值。在国家意志、
精英模式、技术规范等作用下,相对于块茎的传

统武术,树状的竞技武术已经独占鳌头。“树有

根、干、枝、叶,层级分明,井然有序,而文化

也有本质与表象、中心与边缘等层级系统,泾渭

分明,拾级而上。”[12] 传统拳种不同程度地被树

状思维下的竞技武术技术范式所规范、辖域、实

施着发明,武术由此构建起了一统规范的技术

体系。

4 块茎思维对树状思维的抗衡:竞艺武

术异军突起

  文学作品很少有标准化的遴选体系,但人们

依然能够鉴别作品的优劣;音乐曲目很少有程式

化的评价体系,但人们同样可以从中感受音乐的

雅俗;书法绘画也很少有统一化的甄别体系,但

人们也能够品鉴意境的高下。这些事项之所以能

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在于它们的非线性

块茎特征,也就是说人们从中能够感受意外,发

现异质,认知生成。在当代体育竞赛中,具有显

著社会效应、经济效益、文化影响的项目都有共

性特征,如竞争的悬念、技术的自由和传统的含

量等。
  

传统的武术是通过块茎的搏击技法满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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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和进行生命塑造的活动,即 “以搏塑人”。
竞技武术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腾空跳跃难

度和难度连接至上的树状技术趋势,忽视了内容

丰富程度和技法风格特点的比较,造成了孤芳自

赏的局面,习武人也变成了孤家寡人。鉴于此,
武术迫切需要变革。其一,武术在文化演化规律

作用下,在各异的 “化人”环境中,不同人群

“人为”地进行身体行为的 “人化”,以便 “为
人”服务。富含传统的人化是核心,没有传统根

基的发明难以持续地人化,也难以为人服务。相

对于传统武术而言,竞技武术没有观众,缺乏社

会、文化和经济效应,为人服务的价值锐减,亟

需变革。其二,武术在独特的地理、社会单元块

茎空间下被辖域所形成的身体文化,历经解域发

明铸造成中国特色的蕴含武术技法规律的传统武

术,无人质疑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名片,这不

仅是民族自强、自信的表现,更是辖域其他民族

文化,为人类文化做贡献的必然。其三,习武人

的块茎化身体在块茎思维的作用下生成了极其丰

富的技术体系,这是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和运行

轨迹。武术竞赛绝非仅依靠可量化的 “物理”比

较,更有可思辨的 “哲理”评价。无人质疑曾经

以评价为主的常胜将军李连杰、赵长军精湛、个

性的技术实力。
  

习武人始终被块茎空间所笼罩,即使是交通

发达的当代也难以消弭这种影响。且由于习武人

的块茎思维具有稳定且鲜明的繁殖性、异质性、
创造性发明,从而凝结为多元武术技术、拳种潜

质,铸就习武人与树状思维抗衡的资本。
  

第一,块茎思维繁殖性发明的作用。块茎思

维时刻激荡着树状思维,受到块茎思维极强的繁

殖性影响,文化事项在演化中总是不断地挣脱树

状结构,向着多元、多质方向发展。武术技术动

作的每一次组合都是继承武术传统基本要素的块

茎式繁殖,一种对树状结构的疏离。即使是没有

新的技法组合,原有技术动作演练节奏、风格的

改变同样是一种块茎式的意象组合繁殖,由此套

路表现出特有的精气神,表现出异样的风格。恰

如德勒兹所说:“一个组合就是一次繁殖的各个

维度的增加,必然在这次繁殖扩展其关联时改变

其性质。在一个块茎内没有先定点或位置……有

的只是线。”[13]42 这个 “线”是武术格外追求的

意境,如八极拳通过 “猛虎捕羊凶又狠,熊精硬

靠距山林。紫燕穿帘迅敛翼,乌龙入洞回首频。

猿猴夺食手急冷,灵犬角斗巧伏身。饥鹰捉兔力

透骨,鹑突冲撞势凌云”八行,以达 “警、慌、
狠、毒、猛、烈、神、急”八意。可惜,竞技武

术可展示传统的技术动作日益稀少,无法有效地

将武术中的精气神继承下来。
  

第二,块茎思维异质性发明的作用。块茎思

维表达出强烈的自然界和人类异质相吸特征,不

断地挑战保守与封闭的树状思维,引发文化事项

不断地将异质元素纳入视野,进行互嵌、交融,
使得文化事项从单一走向多元,实现着对树状思

维的解域。“根茎上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够而且必

须与任何其他一个点相联系”[2]7,这决定着块茎

的异质结构。异质结构造就的事项复杂性成为文

化稳定的重要因素,犹如多种纤维纵横无序交织

的 “毡制品”。源自于不同块茎地域的传统武术

拳种或流派,因异质而相互吸引、相互切磋导致

传统武术呈现着持久的稳定性。在这种状态下,
不同拳种和技术的交融有助于习武人达成 “意气

相推生横力”“行气如九曲珠”“运动如百炼钢”
异质创新的 “合金”态势。而竞技武术仅仅借鉴

体操、技巧中的单一难度异质成分,难以形成

“毡”结构,故其稳定性有限。
  

第三,块茎思维创造性发明的作用。在块茎

思维中,德勒兹用 “绘图”形象地表达人的寻

找、链接、组合、生产等创造性生成。不同块茎

空间中的习武人,依其所处空间的不同生产生活

方式、军事活动、经济水平等身体—思维体验,
归纳身体认知,将养生、教化和技击技术绘制成

各异的拳种和流派。具体到拳种而言,马明达分

析鞭杆扳、砸、掠、飞、抽 “五阴”经左右单

练,提高娴熟程度和臂腕执鞭能力,通过对练理

解排子的意蕴后才能逐渐熟能生巧,训练出棍打

千翻不见手的 “物我合一”的演练水准和短棍技

法特色。创造性发明使得一拳变多拳,如浙江将

南拳绘出 “船拳”,甘肃天水将南棍绘出 “壳子

棍”。当代创造性发明的木兰拳、敦煌拳均是对

传统的发明。创造性发明是克服线性发展中树状

思维惰性的有力武器, “生产根茎,而不是根,
永不种植! 不要播种,而是让侧枝生长! ……绘

图,而不拍照。”[13]44 生成就是发明,就是制造

差异,差异引发新一轮的异质相吸。当然,生成

必须具备高度或水平,正如德勒兹认为即兴演奏

就是一种演奏水平继续提高到又一个决定性高度

的结果,习武人在 “竞艺武术”演出时便会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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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情和结果。竞技武术因具体规则空间的限

制,缺乏充足的创造差异的资源、空间和机遇,
竞技武术亟需块茎武术的拯救。

  

对于在块茎空间中成长起来的武术而言,块

茎化传统始终发挥着突破树状思维约束的强劲动

力。何笑在列举了中国古代武术 “武舞”“战舞”
等艺术化特质后,特别提及1936年张之江等人

组织武术表演队代表中国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82年轰动一时的电影 《少林寺》、2008年奥运

会开幕式中融合舞蹈、灯光、音乐、LED等艺

术元素的武术表演等,来说明武术追求块茎艺术

化由来已久。在此背景下,块茎特征的 “竞艺武

术”雏形确实已经在春晚武术表演、全国对练大

奖赛、少林武僧演艺、武术集体项目表演、民间

晚会中若隐若现。《风中少林》在北京保利剧院

的门票卖到800元/张,单场标价最高40万元、
最低16万元。对此,舞蹈家汪曙云感言:把武

术和舞蹈融合到一起,艺术效果非常震撼人、气

势恢弘。在王国志看来, 《风中少林》 《武颂》
《少林武魂》《盛世雄风》《武林时空》等功夫舞

台剧是以中国武术为重要元素而创作的艺术精

品,是武术深入挖掘自身文化潜质、丰富自身表

现形式、形成完善创新体系的举措。马文友、邱

丕相甚至认为武术的艺术性很可能遮蔽武术的技

击性而成为其主要外显特征。
  

体现块茎思维的武术艺术化为 “竞艺武术”
提供了参照模板,异军突起的 “竞艺武术”更侧

重于对现行的竞技武术赛事进行再发明。“竞艺

武术”是参赛运动员选择一个高雅、积极的主

题,以具备块茎特征的传统拳种之精湛技术动作

表达主题和故事情节,借舞台灯光、背景和音乐

的烘托,以展示武术竞技技术魅力、传统拳种精

髓的武术竞赛形式。其竞赛方式是在现行竞赛模

式基础上,一改以树状武术竞技以规定技术为衡

量核心的做法,重点将传统拳种特色、技术水

准、演绎风格作为评判的中心,扩大评价范围,
以便包容多元的块茎特质。“竞艺武术”在西北

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历经了十年的教学和训练实践

后,获得中国大学生体协民族传统体育分会的支

持,于2012年6月10日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举

办的 “2012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暨首届全国

大学生竞艺武术大赛”上被设为全国高校武术竞

赛项目。如视 “竞艺武术”为文学作品,则其拥

有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作品四要素———作品、作

者、世界和读者,因此是能够引发社会效益的文

化事项。比如,比赛中西北师范大学的 《易》
《崛起》再现了武术的演进和民众的报国情怀,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 《墨功》 《伞韵》展现了武术

文化的互嵌,这些获奖项目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竞艺武术”“通过 ‘舞武结合,天人合一’
等具象化的文化理念,揭示出深邃的人生顿悟,
饱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处处浸透了中国的传统

文化艺术。”[14] 经过高雅艺术锻造的 “竞艺武

术”更加趋向于文明的升华,使之衍生出健康、
艺术、道德的文明特质[15]。由于 “竞艺武术”
竞赛方式增加了故事情节,设置了悬念;丰富了

拳种表现平台,提高了竞争的技术自由度;使传

统武术在 “竞艺”中得到尊重,参赛学生将自己

掌握的块茎化拳种再现于舞台,呈现给观众丰富

的身体文化。 “竞艺武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
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再发明,将武术曾经依托

的艺术、文学、拳种等块茎成分再次嵌入 “竞
艺”之中,完成了传统的发明,遂成当代传统。
这不仅符合当代体育竞赛的属性,更增加了文化

含量,有效继承了传统。
  

“竞艺武术”的当代发明尚未得到国家职能

部门的应有重视,人们还对其 “艺化”心存疑

虑,这是 “竞艺武术”难成大树的原因之一。对

此,可用德勒兹解域原理解释:“兰花通过构成

一个形象来解域,来了雄姿英发的黄蜂。黄蜂在

恋其形象的同时,又对其重新分域。然而,黄蜂

还是被解了域,成了兰花繁殖机器的一分子……
正在生成兰花的黄蜂,和正在生成黄蜂的兰花。
每一种生成都把一方的解域变成另一方的重新分

域,进一步推进了解域,在密度的循环中这种生

成由 此 形 成 相 互 关 联 生 生 不 息 的 地 质 生 物

圈。”[16] 人类社会更是如此,文化事项互动必然

彼此留痕。“竞艺武术”与传统武术、艺术、文

学、传媒等的嵌合是主动地相互采借,积极地发

明,是主导解域的 “黄蜂”,武术因艺术之美而

增色。“审美才是人对他物的最高超越,才是将

生命引向充满快感的自由创造境界的永不枯竭的

动力和源泉。”唯有审美,方能 “引导人类飞腾

于文化与自然相互交错构成的自由天地。”[17] 唯

有人化才能创造美,“是人类总体的社会历史实

践这种本质力量创造了美。”[18]469 客观事实是,
传统武术时刻都注重汲取艺术养分,具有主动的

异质融合传统。《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武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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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

做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

枪对牌、剑对牌之类。”[19]197 塑美的传统发明早

已成为习武人秉持的传统。而且,身体文化之艺

术是世上不可或难以模仿的块茎事项,正是这种

块茎属性极富诱惑力,可激发人类探索的潜能,
习武人始终处在身体艺术求美欲望的 “逃逸线”
中。“构成世界的真正结构是向四面八方敞开的

块茎,这些块茎自然而然地具有突破界限、彼此

联结的本能属性,块茎个体的流变总是发生在其

无意识的状态下。”[20]183 逃逸线是突破辖域界限

的主力军,在其帮助下实现解域,发明新域。有

意地激发潜在的逃逸线更是有助于文化多元发展

的力量之一。“这种逃逸不是逃避社会,而是对

社会的介入,逃逸使欲望流遍布各处,摧毁该摧

毁的东西,使该抛弃的东西脱落,使该流动的东

西流动,在每一 点 上 都 孕 育 着 新 的 视 界 和 可

能。”[21]128 传统武术拳种中的佼佼者,多是在强

力的块茎思维作用下,不断对传统进行发明,从

而获得新生。杨禄禅离开陈家沟,思维得到解

放,因此创生了 “凌得起筋,万全其骨,全得其

皮”“风格匀缓、柔和、舒展大方”的杨氏太极

拳。传统武术惯常于解域后重构新域,梅花拳中

的 “‘梅花’已成为 ‘开道度人’的一个观念符

号,是 对 原 教 门 文 化 中 ‘神 道 设 教’的 延

续”[22]119。传统武术在逃逸中实现发明与重生,
缠海鞭杆从短棍中逃逸,汲枪、棍诸法后弥补了

鞭杆之短,容通背劲使鞭杆平增刀之猛、剑之

锐,假长拳练法增强了技法之范,由此成就了其

特殊的风格和地位。而且,在希尔斯看来,每个

时代都有洗涤传统的理性,主导着传统的发明,
这种理性化成为人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自然而然

地构成了传统[23]21-26。对此,如何实施传统的洗

涤、继承与发明,须明确欲弃、欲承的传统武

术、竞技武术与拟建的 “竞艺武术”在武术身体

史谱系中的序位、结构、价值。张震发现,对武

术身体性的改造除了特别重要的国家权力外,还

有三条不容忽视的民间力量[24]185-186。这些改造

因素规定了武术必然存在良莠不齐,何者要抛

弃,何者须继承,必须在知识的帮助下理性地甄

别和实施。高等院校的习武人主动对竞技武术进

行解域、重构、再造 “竞艺武术”,实现了 “解”
单一的树状技术和规则,“承”中华文化与武术

传统,“立”多元块茎拳种与艺术鉴赏。程大力

强调:“艺术不是吃和用的东西,艺术不必有什

么实用的目的。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所以高更画

出了那幅画并不想给人看,所以吴图南练了一辈

子武术也从不想与人交手。”[25] 通过艺术对传统

武术表现形式、对竞技武术技术进行润色与升

华,将块茎的塑美实践与树状的艺术化进行融

合,以求满足当代社会、民众的竞技、娱乐、健

身需求,推动武术技术体系多元化,正是作为传

统武术当代发明的 “竞艺武术”的价值所在。

5 结语
  

武术文化的发展实践为德勒兹的块茎思维理

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素材,并验证了该理论的实

践价值。同时,武术身体行为演化诠释着传统和

传统的发明。在此过程中,思维是武术演化的动

力、传统是武术延续的依据,发明是武术发展的

根本。习武人及政府职能部门须运用块茎理论和

传统的发明理论指导武术文化有序发展,充分尊

重块茎思维下的多元传统武术对树状竞技武术的

基础作用,充分重视武术的当代发明,以此强化

民族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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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
 

is
 

a
 

kind
 

of
 

unified
 

tree
 

rule
 

after
 

widely
 

recognizing
 

the
 

personalized
 

tuber
 

mat-
ters,

 

which
 

makes
 

culture
 

pass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universal
 

law.
 

Among
 

“traditional
 

inventions”,
 

the
 

vigorous
 

folk
 

tuber
 

thinking
 

is
 

a
 

kind
 

of
 

invention
 

full
 

of
 

freedom,
 

which
 

i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and
 

the
 

national
 

tree
 

thinking
 

with
 

high
 

integration
 

ability
 

is
 

a
 

key
 

to
 

the
 

invention.
 

Through
 

empirical
 

and
 

rational
 

analy-
sis,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originated
 

from
 

the
 

folk
 

and
 

needs
 

further
 

support
 

from
 

the
 

state,
 

which
 

creates
 

suspense
 

through
 

story
 

plots
 

and
 

displays
 

technical
 

freedom
 

with
 

rich
 

traditional
 

box-
ing.

 

It
 

is
 

a
 

contemporary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fter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contemporary
 

sports
 

competition
 

attribute,
 

but
 

also
 

fully
 

inherits
 

the
 

martial
 

arts
 

tradition,
 

add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nt,
 

and
 

produces
 

positive
 

social
 

effect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ways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evolution.
Key

 

words:tradition;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tuber
 

thinking;
 

invention;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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